
! ! ! !一大早，我被一只小鸟叫醒，那
是一串什么样的声音啊，仿佛一下
子把我带入《诗经》里的农耕时代。

我就站在新插的稻田里，听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四周是一
片清汪汪的水，黑黢黢的泥，还有
那刚栽下去的一株株散发着汁液
香气的禾苗。“稻田凫雁满晴沙，钓
渚归来一径斜。”那只鸟儿，喙里含
着玉石一般，清越地奏着天然本真
的乐曲，“叽里咕噜 ! 咕噜叽里”。
哈，我真不知道它要说的那句，是
否正是几千年来传唱至今的旧联，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清音有
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动人心弦。

一天，确实就这么被掀起了，
我站在窗外，想辨一下这位“歌唱
家”的真容，循声而望，它就在不远
的那棵玉兰树梢，歪着小脸，转着
眼珠，与己无关地看地面上偶然来
往的人和车。它修炼了多久？以至
于巧舌如簧到辨不清什么言语，应
该算作禅语梵音了吧。晨光给它披
上了霞彩，尽管它着一身灰黑的蓑
衣，不在寒江，不钓江鱼，却是一副
遗世独立的淡定；它是泰戈尔笔下

那只夏天的
飞鸟，“飞到
我 窗 前 唱
歌，又飞去
了”。它的鸣
啭零碎、轻
盈、刻骨、灵
动，将自由和背叛一起丢下，分明
不是叹息，竟有几分惆怅。

小鸟唱着我的幻想，携着我的
孤独“腾”地飞去了，窗外依然是喧
嚣渐起的市声，而我的心再也无法
平静。我忽然觉得这窗外的飞鸟，
是透过了岁月的积尘而来，为了探
访一个古旧的梦。

!第三百九十期"

花 鸟 虫 鱼

蔡
剑
明
蝴
蝶
摄
影
作
品
选

! ! ! !我家的大狗麦克再
次成为救主的英雄。

上个月（"月 #日）
的中午，燃气公司来家
拆换管道，工程完毕，竟
未将罗纹旋紧，致使燃
气细细外泄。时值酷暑，
午饭后妻子关闭窗户开
了空调打盹休息，只有
偶来居住的老岳母闲坐
客厅，在看电视连续剧
打发时间。麦克慵懒地
躺在客厅过道的磁砖地
上，动都懒得动一下。它
是只西伯利亚雪橇犬，
一身厚重的黑白皮毛是
它每个夏季的苦恼。

下午 $ 时光景，细
细泄出的燃气，逐渐浓
密。嗅觉灵敏的麦克察
觉到空气中的异常，起
身走到老岳母身旁低低
地叫了几声，并用脑袋
拱她。"%多岁的老岳母

没有感觉到危险临近，甚至把已
经轻微中毒的头晕误作高血压引
起的。她以为麦克是尿急，便打开
阳台大门，让麦克到院子去。不料
麦克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她大
叫了几声。“嘘，轻点。”岳母怕吵
醒女儿，去拿来狗儿喜欢的零食。

麦克见老太太如此“拎不
清”，不再睬她，扭头撞开虚掩的
房门，窜进主人卧室。它腾腾地跑
到妻子睡觉的一侧，用脑袋顶她。
妻子被它吵醒，以为到了遛狗的
时间，一看钟才一点多，便没好气
地推开它，翻个身又昏昏睡去。麦
克索性大半个身子趴上去，对着
女主人一阵大吼，然后窜出卧室
直奔厨房。半刻，它见女主人还没
跟它出来，又返回卧室。这次索性
跳上床，把枕头、毯子全都扒拉到
地下。妻子从未见过麦克如此暴
躁，恼怒地起身欲揍。当她追着麦
克来到厨房时，闻到一股浓烈的
燃气味，才明白麦克的用意。

妻子一边忙不迭地开窗通
气，一边对麦克说：“乖囡囡，你做
了一件好事情，妈妈等歇烧牛肉
给你吃！”

前几年，麦克“救”过摔倒在
地不能动弹的老岳母，这次它又
救了熟睡中的女主人。麦克真是
我家的有功之臣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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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黑兔尚小时，它
在家里是被放养的。屋
角放一个小小的便盆，
大小便它会自行解决。
女儿还隔三差五给它洗
澡，抱它到小区的花园
散步，偶尔会遇上它喜
欢的一株青草。

与兔子一起成长
的，还有阳台上的一盆
红掌，已养了三四年，生
得郁郁葱葱。兔子是红
掌的天然理发师，它像
一个大推剪，沿着花盆
的边缘，把红掌下面的
一圈叶子吃了。随着兔
子越长越高，红掌的势
力范围越来越小，最后
只剩下头顶上一小撮，
像娃娃剃的茶壶盖头。
我的那些朋友，常常会
问：“你的兔子，还活着
吗？”我说：“活得好哩！”
再问，还是如此，问着问
着，她们都感觉没意思，
活着，对它来说，是一种
常态。

它的毛，黑而发
亮，两只大耳朵并不需
要时时竖起。对一只兔
子来说，这也算是一种
幸福了，傻傻地活着，
是安逸的体现，是八辈子修来
的福。

它后来被我狠心地圈养，是
因为它突然不遵守规则，随处大
小便。当我圈养它时，女儿和先生
都表示了极大的抗议。女儿急得
要哭起来，先生虎着脸说：“要是
把你圈起来，有吃有喝，你着急
不？”我感觉他说得有理，就只好
作罢。
但它越来越不像样子，把家

里搞得腥臊臭，他们父女只得同
意圈养，但说得买个大的笼子。
于是，我上市场花三四百元，

给它买回一座错层豪宅，楼上楼
下三层，两个梯子。记得买这只兔
时，也才花了二十块，一座豪宅，
竟是它自身价值的二十倍，某些
达官贵人似的。
而且，它的社交需求，也得到

大满足。我把笼子放在楼梯的拐
角处，让它看尽秋月春风。楼上楼
下的邻居，见了它，都惊喜道：
“哇，好可爱的兔子。”我对门的美
女，喷着馥郁的香水，伸着镶钻的
食指，娇滴滴地指鹿为马，颠倒黑
白：“咦，小白兔！”
有时候，我在家里，能听到门

口“扑扑通通”的声音，开门看时，
见楼上的小女孩，正拿着青菜喂
它。它的豪宅里，时常有西瓜、面
包、馒头、青菜……可见爱它的人
之多。
今年春上，我们居家外出，怕

它没人照顾，在它的豪宅前贴上
字：“小兔子饿了，请你喂喂它。”
回来一看，它越发胖了，皮毛油光
可鉴。我又写上：“谢谢你喂养小
兔子！”

! ! ! !儿子迷上沙雕，我陪着他在江
边雕刻城堡时，意外地挖出了一只
小乌龟。这只小乌龟 &%%克左右，
褐色的背上披着浅黄的花纹，乌青
的小脑袋半缩在壳里，两只黑亮的
小眼睛警觉地打量着我们。

鉴于“狗星人”、“猫星人”的潮
流，我们给它取名“龟星人”。“龟星
人”很怕生，刚来的那会儿，它不喜
欢我们靠近，也不当面吃我们精心
准备的食物。一开始不知道它喜欢
吃什么，我将碎肉和小鱼每样放了
一些在它活动的地方，没想到第二
天再看时，它居然全吃了。后来听说
乌龟也吃玉米，便买一些回来，但
“龟星人”好像完全不懂粗细搭配的
养生之道，对玉米总是爱理不理。

入冬后，“龟星人”突然不见了，
急得我们忙跟左邻右舍发“寻龟启
事”。又在院子里放了肉和小鱼，以
防“龟星人”躲在哪里饿了便于出来
吃，但那些食物一直没有动过的迹
象，“寻龟启事”也没有结果。
放年假的时候，我打扫卫生间

时却意外地发现了“龟星人”。它缩
手缩脚一动不动地躺在洗衣机的
底盘下。我忙惊喜地捅了捅它的
脚，它的另三只脚马上条件反射般
地往外伸了伸。我心花怒放地拿肉
来喂它，但无论怎么诱惑，它就是
不肯探出头来。我以为它病了，上
网查了后才明白，原来“龟星人”正
冬眠呢！
直到春暖花开时节，它终于在

某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慢悠悠地爬
了出来。饿了一冬的它再不像从前
那么矜持了，一个劲地追着我要吃
的，食物刚刚落地，它便迫不及待
地开始狼吞虎咽了。

! ! ! !假日，我和妻子一起
逛花鸟鱼虫市场，妻子看
中了几尾金鱼。经过一番
观赏比较，最后我们决定
买了三尾。为了让金鱼能
够有一个快乐的天地，我
们特地为金鱼挑选了一只
金贵的鱼缸。
对于养殖金鱼，我和

妻子都是新手，为了能让
我们心爱的金鱼不挨饿，
不挨冻，妻子甚至把鱼缸
放进了空调室。更让我们
感动的是，这几尾金鱼，不
仅是我和妻子的最爱，自
从金鱼买回家后，儿子也
慢慢爱上了这几尾金鱼，
只要有空，我见他常守在
鱼缸的旁边，儿子甚至因
金鱼触发了灵感，主动写
了一篇金鱼观赏记，发在
了本地的小报上。为此，儿
子对这三尾金鱼呵护有
加，每次吃饭前，他准拿着
鱼饲料，朝鱼缸里添食，小
鱼儿也乐得欢蹦乱跳。
可没两天，那天早上我刚起床，

就发现有一条金鱼无精打采，肚子
朝上，在鱼缸里喘着粗气。

儿子从外面回家后，发现那条
金鱼已经奄奄一息。儿子伤心地哭
了，说，不该这样呀，我每天都给它们
换水，喂食，它们的生活环境多安逸
啊，这条金鱼怎么就死了呢？
那天中午，儿子一边哭，一边重

新找来鱼饲料，儿子担心，金鱼一定
是饿死了。

儿子将好几粒饲料投进了鱼
缸，两条金鱼为抢食，竟然溅起了水
花。这更坚定了儿子喂养的兴趣。
当我提醒儿子，金鱼可能会因为吃
得太饱而死亡时，儿子圆睁着小眼
睛，怎么说他也不相信。

接下来，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
发生了。就在那天下午下班回家，
我一眼就发现了那两条金鱼倒毙在
了透明的鱼缸里。
当儿子发现两条金鱼全部漂浮

在鱼缸里时，不禁伤心地哭了。当
我告诉儿子，这两条金鱼，是因为他
中午喂养得太多而死时，儿子仍是
半信半疑。

为了查明金鱼死因，儿子打开
了电脑。当儿子明白，金鱼的死，是
因为他喂养了太多饲料后，儿子望
着空空的鱼缸，难过地自责起来说：
“想不到，我对金鱼的爱，倒成了杀
死它们的凶手。可我是多么地喜欢
这些金鱼啊。”

最后儿子反省说：如果不
是金鱼招人爱，也许我根本不
会每天都去喂养它们那么多饲
料，或者根本就不会那么爱它
们。结论是：金鱼死在爱里面，
而且那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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